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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家桥墩往窄窄的桥面上走时，我
低头看见一双穿着皂色布靴的脚从唐朝穿
越而来，一步步踏上了被步履和岁月磨得
发亮的石阶。桥墩边低垂的柳枝，轻拂着
一位耄耋老人的白发，石阶缝隙间的青
草，隔着布靴轻拂着他的脚踝，桥墩下粼
粼的波光轻拂着他的泪眼。

一首千古名篇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是阳春三月，杭州萧山蜀山知章
村。假如船桩记得它的前身，定会记得公
元 744年，同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嫩
柳如金，细叶如剪，一叶小舟穿过纵横交
错的河港，停在了石桥边，船夫将缆绳穿
过石孔洞，拴在了它身上。

船舱里走出一位面容憔悴的耄耋老
人。扑面而来的是二月春风，还有他魂牵梦
萦了半个世纪的故乡，年少往事如河面的
波光一一浮现。他颤巍巍一步步挪上石阶，
一步一步挪至窄窄的桥面，将手搭在额上，
向他的故乡望去——文笔峰下的贺家园。

村人没有注意到这位神秘老者，不知
道他是浙江第一位状元、盛唐的当朝重
臣、蜚声长安的“吴中四士”之首、86岁
的贺知章。一场大病后，他抛却荣华富贵辞
官回乡，唐玄宗亲自赠诗，皇太子率百官饯
行。村人更不知他从长安到萧山 3000多里
的漫漫长路，经历了多少跋涉和艰辛。

水渠哗哗的流水声，如孩童们在吟唱
诗歌，麦苗、油菜花、豌豆、莴笋和褐色
的正待播种的土地，仿佛也在发出欣喜
的、蓬勃的朗读声。千百年之后，在通往
知章村贺家园遗址的小路旁，我看到一道
道纵横交错的水渠、一座废弃的砖瓦房、
一座旧烟囱、一块明代的甲科济美坊。几
个孩童从一涧溪流边直起身子，从柳枝后
露出黑亮好奇的眼眸，脸上带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后人已无从考证这位“四明狂客”当
时的神情，他的眼里是否又一次涌起浊
泪，他在后来的隐居地绍兴镜湖写下的这
首千古绝唱，朴素冷静的文字里，深藏的
百感交集和人生况味，一次次穿越时空，
让无数游子唏嘘沉吟。

一条蜿蜒诗路

文笔峰下，小臻和小田领着我，高一

脚低一脚走在通往贺家园墙基的水渠坎
上。她说，上次他们来拍纪录片 《狂客·
贺知章》时，正下大雨，他俩只能双脚跨
在水渠两侧一边走一边摔，从遗址出来
时，脚上重了好几斤，全是泥。

为制作这部纪录片，小臻一次次来到
浙东唐诗之路的源起地知章故里，一次次
为村人所感动。她没想到，知章文化在这
里如此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人们将石桥
改为思家桥，将贺家园前的路改为百步禁
界，行人至此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还

将他故居前的山峰改名文笔峰，这里的老
老少少都能吟诵他的诗作。首场拍摄时，
30多位村民自愿当群众演员，还自告奋勇
冒雨挖出一块湮没在泥土里的旧石碑，请
他们辨认、拍摄。1200多年的时光未曾改变
这里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勤学重孝、情系
家乡的理念早已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

此刻，我眼前的贺家园遗址，是一块
搭着苗木棚架的空地，草木葳蕤。当年风
烛残年的贺知章站在久违的故园里，想必
是满目破败。当他跟随儿子隐居绍兴镜湖
时，会意识到这是他对故园的最后一眼回
望吗？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还写下过

《回乡偶书 其二》，满纸都是对世事沧桑
的感伤，他意识到自己已然是一片失去了
故园的无根之萍吗？

公元 744年，贺知章回到故乡不到一
年便溘然长逝。

那一年，曾在长安紫极宫初遇贺知
章，并与他成为忘年交的李白，带着无奈
和遗憾离开了长安。

两年后，杜甫初至长安，写下了《饮
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
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三年后，李白到越中寻访贺知章才得
知他早已作古，怅然写下《对酒忆贺监二
首》，“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人亡
余故宅，空有荷花生”。

尔后，温庭筠东游吴越，至萧山拜访
贺知章故居，留下了“废砌翳薜荔，枯湖
无菰蒲”的深深叹息。

从杭州西湖、湘湖、知章村至绍兴，
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入剡溪，经沃州、
天姥山，最后至天台山石梁飞瀑，一条长
约 200 多公里、方圆 2 万多平方公里的浙
东山水之间，渐渐响起一场盛大的行吟。
李白、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杜牧等
400 多位唐代诗人荟萃驰骋，击节高歌，
留下了 1500 多首恢弘壮丽的唐诗，也留
下了一条逶迤绝美的浙东唐诗之路，浩浩
汤汤，蜿蜒至今。

一方诗国乐土

在阵阵梵音里，穿过百步禁界，我走
进了百步寺。百步寺是传说中贺知章“庙

烛烷读”“担母读经”的寺庙之一。贺知
章年少丧父，信奉佛教的母亲因劳成疾无
法行走，他便自制了一副竹箩，一头装着
经书，另一头坐着母亲，挑到寺庙里，借
着佛堂前的烛光读书，以斋饭充饥。如今
的百步寺住持来自江苏，慕贺知章名而
来，一待就是17年。

门廊下一块看起来年份已久的云板在
午后的风里微微晃动。每天清晨和午间，
香火师傅会敲击云板，叫大家来吃饭。云
板声很轻，像怕惊扰了文笔峰下的静谧和
神圣。

离百步寺 3公里远的贺知章小学，一
股清新蓬勃如嫩柳叶般的气流在我身边萦
绕。正逢放学时间，几十上百个孩子排着
队，溪流般向校门口流动，伴随着欢闹声。

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盎然的校园。
从校门口布满青苔的明代上马石前起身往
里走，大厅里外，回廊间，楼梯旁，教室
内，墙壁、门框，放眼全是古诗，一间特
别僻静的教室里，陈列着春风剪纸社的孩
子们用剪纸剪出来的贺知章画像和诗书。
一位身着汉服的五年级小姑娘站在贺知章
文化陈列室里，认真为我们讲解。她说，学
校每年都会举办“走进唐诗”大型活动。

车子缓缓驶离贺知章小学，听到校
歌，我听懂并记住了一句词：“诗意润泽
我们欢乐成长。知书达理，是我翅膀。冲
天一起，万里翱翔。”

在天籁般的童声里，我看见万千游子
正在奔赴或在梦里奔赴故乡，他们的脉搏
和着“知章村”的心跳，齐声吟唱着永远
的《回乡偶书》。

（苏沧桑，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
学会理事、浙江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
出版散文集《等一碗乡愁》等，曾获“冰
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琦君散文
奖”等。）

上图：知章村。 方 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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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湖州与江苏苏州交界处，
有一座千年古镇，唤作震泽。

一座桥、一座塔，是古镇的地
标。三百多年前，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夜游震泽，忽见一轮明月之下，拱
桥、塔影交相辉映，顿觉江南不可方
物，赞不绝口。自此，塔桥拱月，愈
显风流，成就了震泽的标志性景观。

塔是慈云塔，一座六面五层砖身
木檐楼阁式宝塔，高 38.44 米，坐落
于慈云禅寺内，距今已有 1700 多
年。塔刹由复钵、仰莲、五重相轮、
宝盖、宝珠、受花和宝瓶组成。六角均
挂檐马，风过铃响，回荡空中，伴着寺
内阵阵梵音，令人心生清凉。每逢夕阳
西沉，登临宝塔，北望洞庭，南瞰麻漾，
震泽八景之“慈云夕照”，既出于此。

桥，则是禹迹桥，立于清康熙五
十四年，是为纪念大禹而建。震泽地
区曾为泻湖浅湾，自古就有大禹在此
治水的传说，并由此成为震泽一名的
由来。明朝洪武窦德远编纂的《松陵
志序》言：禹导水源至此，故曰震泽
底定，言底于定而不震动也。

禹迹桥为拱形单孔石桥，是沟通
古镇两岸交通的重要通道，卧于荻塘
河中流，慈云禅寺山门外，与古寺、
宝塔相映成趣，透过桥洞，还可一窥
玲珑江南。

古镇不大，主要的街道叫作宝塔
街，与慈云禅寺分跨两头的，是有着

“江南大宅门”之称的师俭堂。
师俭堂面阔五间、六进穿堂式高

墙深宅，中轴布局规整严谨，站在第
一进的河埠头，可以一眼望到最后一
进的屏门，每一进的地势都会渐次抬
升，马头墙也一堵比一堵略高，寓意

“步步高升”，官商儒一体的建筑风格
体现得淋漓尽致。

院内还有两道花瓶造型镂空的院
墙，寓意为“平平安安”。闪过此
墙，即为后院，一座占地不足一亩的
微型园林——锄经园。小小的空间里

容纳了亭台楼阁、回廊假山；花草藤蔓
攀附着东壁回廊，起伏有致；西垒假
山，上筑半亭，一树木香花开正艳。

震泽古镇不算大，早上去，逛完
一圈刚好是正午饭点。

这时候，不妨点上一客“四碗
茶”，既能解渴，也能充饥，权当一
顿午饭也是可以的。

四碗茶，第一道是水潽鸡蛋茶，
以前是专门用来招待毛脚女婿的。选
两枚农家土鸡蛋，有“成双成对”之
意，煮熟后兑入白糖盛入碗中，寓意
小夫妻今后的日子“甜甜蜜蜜”，溏
心蛋和着糖水，一碗下肚十分舒服。

第二道茶，叫饭糍茶，因寺庙僧
人曾用其招待过明朝的永乐皇帝，又
叫“待帝茶”。系用糯米饭在锅底烤
制的薄皮脆片，和着绵白糖冲水而

成，口感爽滑，糯而不烂，一碗下
肚，解渴耐饥。

第三道，唤作茶熏青豆茶，亦是
“看来似茶又非茶”，主料熏青豆，是
用青毛豆在炭火上慢慢熏烤出来的。
配以茶叶、胡萝卜干、陈皮、白芝
麻，一盏茶咸香适口，回味无穷。

三碗茶喝光，腹中饱意大增，接
下来的第四道茶才是真正的茶，可以
是安吉白茶，也可以是苏州洞庭碧螺
春，随客人口味意愿而定。

此时，无论是坐在茶馆的藤椅
上，还是依着临水而设的美人靠，啜
一口茶，看一眼两岸粉墙黛瓦的江南
景致，再啜一口茶，侧耳细听吴侬软
语的搭腔对话，便凭空有了“偷得浮
生半日闲”的意境。

上图：震泽古镇。

江南古镇名震泽
应志刚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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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至4月22日，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举办桑葚
樱桃节，吸引众多游客。德昌属
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非常适
宜桑葚生长。自明朝起，德昌就
有种植桑葚的相关记载。

近 年 来 ， 德 昌 县 围 绕 构 建
“既采果又养蚕”的果叶兼用桑产
业模式，有效助力农民增收。目
前，德昌桑葚已成为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

除了采摘活动，本次桑葚樱
桃节还以全新民俗活动、实景剧
演出等形式，展现千年德昌的

“凤凰文化”“仓颉文化”，展现德
昌的丰收之景、乡村之景，并借
此持续打响德昌“中国果桑之
乡”的金字招牌，不断拓宽桑
葚、樱桃的销售渠道。

图为身着民族服饰的德昌姑
娘正在采摘桑葚。（王秀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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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慵懒的午后，我坐在落地窗前信手翻看相
册。突然，被一条蜿蜒的青石阶打动了。那是多年
前，同友人千里迢迢驱车至道须沟留下的纪念。

道须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国家自
然保护区，海拔 1700 多米，素有“塞外西双版纳”
之美称。相传，乾隆皇帝举行“木兰秋狝”时，偶
游于此，天降大雨。雨后乾隆面对西南巍巍燕山，
心潮澎湃。睨视间，忽见山间条条小溪奔流而下，
一道彩虹从天上直插谷底，遂得句：“水道如须，彩
虹落涧。”道须沟，便因此而得名。

那年我们去时，正值盛夏。路途的颠簸与艰
辛，早在初入沟谷之际尽抛脑后。古树擎起的巨
伞，遮天蔽日；野花点缀的碧毯，绵延千里。山风
阵阵，鸟鸣幽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
身体里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始苏醒，尽情地汲取来自
大自然的灵秀之气。沿着一级一级的青石阶向上攀
爬，人的征服欲也在那一刻被唤醒。

这青石阶，一米多宽，很平整，却很曲折，很
陡峭。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前行。不知
迈过了多少级青石阶，光线渐明，我们以为要到顶
了。然而，一个转角又到了背阴的一面。再一折，

又见到一线光亮。我庆幸，背包里备着面包、水，
还有一些高热量的小零食。更明智的是随身带了坐
垫儿，累了就停下来，坐一会儿，吃几口。阳光透
过树叶的罅隙，洒下斑驳的影子，我和友人就在光
影交错中小憩，倒也自在。

这时，隐约听见林木深处有响动。循声望去，
两个小伙子正沿着青石阶如螃蟹一般向下挪移。攀
谈方知，他们是从呼和浩特自驾来此，在我们之前
选择了这条“通天阶”，中途因耐不住性子而选择了
折返。后来，在我和友人的“怂恿”下，二人决定
同我们一起挑战顶峰。虽然，前方依然是一眼望不
到尽头的青石阶，却也没有人抱怨。我们临时组建
的这支登山小队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劲头儿十足。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友人的脚伤还未痊愈，逢上坡
度稍大或者草木横斜的地段，还一瘸一拐的呢。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终于豁然开朗，眼前出现
了一片石塘林。有人说，山，是沟之骨；石，是山
之魂。这里的石，圆润、光滑，透着微弱的光泽，
让整座山峰充满了灵性。石下，是潺潺的流水。这
里的水流或直或曲，时而横冲直撞，时而回环流
转，以它万年的空灵孕育着北方的古老文明。它穿
过莽林、平原、大漠、田畴，携黑里河、老哈河、
西拉木伦河，涌向大海的怀抱。

凝神细观，还会发现：山葡萄、猕猴桃、五味
子的藤蔓缠绕着山杨、核桃、蒙古栎。想来，牵牛
缠篱笆，南瓜绕柴门，这世上的每一种缠绕，都是
命中注定的。回首来路，曲曲折折的青石阶，不也
正如一根缠绕在山体的藤条吗？

原路返回，已是日暮。小腿的肌肉，已然绷得
紧紧的，如同这一路登攀所遇的古木一般。坐在第
一级青石阶上，不觉感叹：人生不正是如此吗？有
平坦开阔的阳光大道，也有崎岖蜿蜒的林间石阶。
虽然有时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但沿途的风景，
却值得用一生去铭记。

若可，再同友人去一次道须沟，登山、临水、
数石阶……

情满道须沟情满道须沟
风风 凝凝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在大都市的月夜，我望着夜空
中那总是笼着一层薄雾的月儿，总
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塔克拉玛干的
月亮。

走南闯北多年，我从未见过比
塔克拉玛干的月亮更圆、更亮、更

大、更富质感。塔克拉玛干的月亮
亮得仿佛能穿透宇宙里的一切事
物，它光芒逼人，似一首空前绝后
的诗，诱发我无限的思绪。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年降水量极
少，几乎夜夜晴朗，月亮也因此清
清爽爽，精神气十足。这轮明月，

照过秦、照过汉、照过塔克拉玛干深
处的城堡，像一位穿着洁白婚纱的
新娘，一尘不染。如今，它又照着我。

沐浴在塔拉玛干月光下的沙
漠、红柳、河流、胡杨、杂草和夜
间出来觅食的荒漠动物生动起来，

有了一种生气。月光打扮了这片苍
凉的世界。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的
那些贫穷的岁月里，我拥有最多的
财富是热烈的阳光和清洁的月光，
而最令我感到赏心悦目的，仍属挥
洒无限清辉的月亮。

望着月亮，望着月光下美丽似
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我常感到
一种奢侈。身临美妙的月夜，真有
点舍不得独享。是的，塔克拉玛干
的月亮仿佛有一种魔力，望着它，
仿佛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塔
克拉玛干的月亮总在人们睡着了的
时刻，凄美地走过辽阔无边又寂寥
无声的大沙漠。

望着那远在苍穹，又仿佛举手
可摘的又大又圆的纯洁的月亮，我
想，就算是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的人们，只要拥有这轮明月，
就没有一个是真正贫穷的。

塔克拉玛干的月亮是不朽的。
从这个角度来想，其实大都市的月
亮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对我来
说，已经并不重要了，只要我的心
里始终悬挂着一轮明月，我就心满
意足了。

塔克拉玛干的月亮
黄 山


